
当面临生命最后的挑战，女儿赵小

兰要陪她去医院就诊时，她却满脸困惑

地问道：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工作岗位

上吗?你肩负重任，国家和人民需要

你。”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就在弥留之际，她也还在替他人着

想。在她人生最后的那个夜晚，连说话

与呼吸都颇感困难时。却示意想要自己

的毛毯，并喃喃地说着什么。小女儿安

吉只听到“毛毯”，便赶紧起身去拿来

另一条帮她盖好。她却吃力地摇摇头

说：“不，你给Joginder(她的私人护

士)盖上，这里很冷。”当安吉抬起头

时，只见Jo面nder眼中噙满泪水，病房

中所有其他的人也无不被这一幕深深震

撼。突然之间整个病房变得寂静无声，

大家都努力克制着各自的情感，让感动

的泪水化作默默的祝福。

教堂也寄托着朱木兰的爱，那是她

心中的家，是她与心中的主对话的圣

地，是她寄托终生信仰的地方。每逢星

期四上午，她都会雷打不动地去教堂，

接受主的教诲。有时教会举行午餐会，

她总是尽其所能进厨房餐厅做义工。她

心中充满感恩，爱的奉献付出是她一生

坚定的信念。

厚德载物恩泽长流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朱木兰身在异乡，却心怀故土，和

丈夫赵锡成博士一道，关心和支持中国

教育事业和中国航运造船事业的发展，

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自1984年以来，她就默默地成立

了“木兰教育基金会”(2006年11月正

式更名为“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

奖励品学兼优的莘莘学子。该基金至今

已使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

校的2400多名学生受益，在教育和航运

界享有盛誉。当年曾荣获“木兰教育基

金”的学生们现已风华正茂，成为国家

和社会的栋梁。2007年， “上海木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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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金会”捐资100万美元给上海海事

大学兴建教学大楼。为了感念她饮水思

源、回报社会的崇高德行，上海海事大

学特意将学校新建的这栋最高大楼命名

为“木兰航运仿真纪念中心”。这是一

所世界一流的航运仪器训练中心，全部

逼真模拟海上情况。

朱木兰的丈夫赵锡成是上海交通大

学的著名校友。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交

通大学航务系，毕业后赴美，曾担任交

大美洲校友总会会长和校友基金会董事

长。赵锡成、朱木兰夫妇对上海交通大

学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关心和支持学

校的发展，如捐资兴建“船舶海洋与建

筑工程学院”大楼。为了缅怀朱木兰女

士的高贵品德和纪念她用一生所诠释

的“博爱、乐观、坚毅、进取”的木

兰精神，上海交通大学将这座大楼命名

为“木兰船建大楼”，同时在该大楼的

一楼设立“赵朱木兰陈列馆”。二者均

已于2008年5月9 13举行了落成典礼。

2007年8月2日，朱木兰因病在纽约

去世。她生前处世低调，身后无限哀

荣。从中美两国领导人、部会首长到

亲朋好友都致函表达了深切哀思。布

什总统在唁函中称赞朱木兰女士“是一

位非凡的女性和心中充满深爱的母亲。

她的精神和宽容给孩子们和知道她的人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位勇

敢的女性，为了让她的家庭在美国过上

更好的生活而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建

立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中国外交部部

长杨洁篪则赞美她的一生“体现了中华

女性的传统美德，深受尊敬和爱戴”。

用她家人的话说就是， “她很谦恭，常

说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她一生敬谦爱

神，爱人，爱家庭，对社会默默无闻地

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从中

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这是人生价值的

崇高境界，是平凡与伟大的最完美的结

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圈

一、诞生于战火纷飞

的朝鲜战场

1957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

并到志愿军司令部看望官兵。当时，志

愿军政治部有一个京剧团，活跃在朝鲜

战场上。这个京剧团的前身是在东北各

地卖艺的戏班，东北解放后，他们集体

报名参了军，成为“四野”的一个部队

京剧团，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们被编

为志愿军京剧团。这个团的主要演员水

平都不差，如殷宝忠是谭富英的门生，

方荣翔乃裘盛戎的弟子。周总理观看了

志愿军京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秦香

莲》后对他们说：你们不久就要回国，

用什么向祖国和人民献礼呢?京剧团的

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搞一个反

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戏，后来选定了

《奇袭白虎团》。

它取材于1953年7月朝鲜金城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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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志愿军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的真实

英雄事迹，参照了《志愿军一日》中的

有关文章。当时美国侵略者与李承晚纠

集十万兵力，以王牌军“白虎团”，在

金城一线强势出击，实施其北进计划。

杨育才奉命带领侦察班，化装为敌军，

像尖刀一样直插敌人心脏，捣毁了白虎

团指挥部，确保了金城反击战的全线胜

利。这个战役“十二万敌军一袋装”，

震惊了中外。1957年6、7,q问。京剧团

的同志下部队详细了解战役的情况，采

访了杨育才和团部苏政委、侦察班战士

等当事人，回来后即开始编写剧本。剧

团里没有专职编剧，就由演员李师斌、

方荣翔、李贵华执笔，后殷宝忠也参加

了。这个戏完全忠实于真人真事，戏编

好后，请杨勇司令员、作战处同志以及

参加过战役的同志观看，请他们提意

见。之后在朝鲜战场演出了许多场，效

果很好，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1958年lO月，志愿军京剧团撤军回

国，就把这个戏带了回来，在大连、青

岛等地演出，很受欢迎。1958年12月，

京剧团并入了山东省京剧团。

1963年9月，中央文化部向各省、

市、自治区文化局发出通知，准备于

1 964年3月在北京举行部分地区京剧现

代戏会演，后又决定推迟至6月举行。

1963年秋天，山东省先期举行了全

省的现代戏剧会演，经过加工修改的京

剧《奇袭白虎团》和由淄博京剧团、

青岛京剧团合作的《红嫂》等参加演

出，获得好评。省委决定进一步重点

加工《奇袭白虎团》，委派了省委宣

传部部长王众音、副部长严水洁领导

这项工作。

这次重点加工，做了几件丁作，一

是加强创作力量，调来了专业编剧孙秋

潮、导演尚之四及新音乐工作者。还组

织创作人员和演员下部队深人生活，再

次访问了当时已到济南军区工作的杨育

才同志和王团长等，并与侦察兵一起训

练擒拿格斗。

二是丰富、充实剧作的内容。为了

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把杨育才改名为

严伟才，戏中增加了表现与朝鲜人民亲

密关系的内容，原来，朝鲜阿妈妮和崔

大嫂戏份很少，旦角戏极为薄弱，加工

后使之贯串下来，并加重了旦角的唱

工，在侦察班插进敌人心脏之前，增加

了侦察的情节。

三是在艺术表现方面进行加工打

磨，重点是舞蹈和武功方面的加工。

为了突出侦察班穿插敌后的武打技艺，

借鉴、吸取了传统京剧《雁荡山》里的

某些表演技巧。还请省歌舞团的同志帮

助设计舞蹈动作，使严伟才和侦察班战

士的武打和舞蹈动作更加新颖、壮美，

特别是对“插入敌后”及“奇袭伪团

部”这两场的武打场面，进行了精心的

加工，无论是攀山越崖，跃过铁丝网，

穿过布雷区，直插敌心脏，其舞蹈、开

打，无不精彩、洗练、惊心动魄。另外

对全剧的音乐也进行丁整理和加工。

四是为了更好地塑造英雄形象，对

演员阵容作_r适当的调整。以前扮演杨

育才的是老演员李师斌，他唱得很好，

但年龄偏大一点，武打翻扑似感吃力。

这次大月I；l起用了优秀青年文武老生宋玉

庆扮演主角严伟才。当时他只有23岁。

另外，方荣翔扮演团长，殷宝忠扮演志

愿军政委，邢玉民扮演韩大年，俞砚霞

扮演崔大嫂，栗敏扮演崔大娘。

1964年春，文化部艺术局的周巍峙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秘书

长)和沈西蒙等同志来山东审查剧目，

他们看了《奇袭白虎团》等剧目，对

《奇》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

一些修改意见，基本确定《奇袭白虎

团》和《红嫂》两剧进京参加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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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时任中宣部副

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是观摩大会

负责宣传工作的，他连忙说： “新华社

和《光明日报》的清样都送给我看过，

我认为基本符合事实，没有考虑压谁，

捧谁．就同意发了，这事不能怪新闻

单位。”江青这才没有追问下去，她

又回过头来对山东代表团团长严永洁

说： “这样搞不好么!小严，你感觉

怎样?”严永洁说： “我们的戏还不成

熟，我们的队伍很年轻，我们来北京，

是向兄弟省市学习的。”

接着．江青、张春桥又组织文章同

攻林涵表的文章，还组织北京京剧团的

《智擒顽匪座山雕》、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和上海京剧院

的《智取威虎山》三个同样题材的戏同

时演出，企图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来打压另外两个剧目，打压《奇袭白虎

团》。就这样，江青从开始对《奇》剧

持好评。一下子转变成打压的态度。

7月17日，周恩来总理安排《奇》剧到

／J,丰L堂为中央领导演出，许多中央领

导都来了，但毛主席没有来，江青也

没有来。后来知道江青安排在另外一

个剧场组织的一个晚会，演出上海的

京剧《智取威虎山》，她把毛主席拉到

那儿去观看演出了。由于各种原因，在

观摩大会期间，《奇》剧始终未能请毛

主席观看。

三、江青千方百计

把《奇》剧窃为己有

江青虽然想打压《奇袭白虎团》，

但是《奇》剧在专家和观众中获得一

致好评，看来打压很难奏效，于是江

青的态度又从“打”转变为“拉”，

也就是千方百计让《奇》剧打上“江

记”的印章。

观摩大会于7月31日结束，山东省

京剧团因为要“磨戏”，仍留北京。

但从此，《奇》剧已掌控在江青、张

春桥手里。

在修改中，他们加了中朝并肩作战

的序幕，还加了朝鲜的参谋长一角，江

青也同意了。

过了几天，江青要到北戴河去休

养，她到总理那里去，总理说，你去

吧，《红灯记》由林默涵管，《奇袭白

虎团》由我亲自管。

1964年8月初，周总理安排山东的

《奇袭白虎团》和《红嫂》两个戏到北

戴河向毛主席汇报演出。行前，总理嘱

咐剧团“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并派

专列送他们。到了北戴河，严永洁宣布

纪律：不准下海游泳，不准吃螃蟹，以

防生病而影响演出。

8月10日，《奇》剧在北戴河中直

礼堂演出．毛主席观看了演出。陪同

观看的有邓小平、李富春等。江青和

李讷也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兴致很高，

当听到剧中人物严伟才说“我们必须用

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谈

谈打打，打打谈谈”，主席笑了：“这

些话不是我讲的么!”演m结束，毛主

席上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8月12日

晚．毛主席与朱德、杨尚昆等又观看了

《红嫂》。

之后，李讷跑至lN-II团来玩，大家问

她：“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李

讷说： “喜欢!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

了两个好戏，真不简单。”过了两天，

江青来到剧团驻地，把剧团同志召集一

起，传达说： “主席肯定了你们演出的

这两个戏，要我向大家问好!但不要骄

傲，戏还要继续修改。主席说《奇袭》

没有陈词滥调，要达到声情并茂；《红

嫂》要达到玲珑剔透。”毛主席对戏的

肯定，使剧团上下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通过毛主席看戏，江青又利用自己的特

殊身份．更把《奇袭白虎团》牢牢地控

制在自己的手中。

四、“这个戏不经

过我，不行!"

《奇》剧被江青收编之后，就开

始了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修改加

工”。

毛主席看过戏后，江青把《奇》剧

组继续留在北戴河，说是委加工修改

后，请主席再审看。江青说： “严伟才

要有完整的唱，要有单场戏。”她又提

出戏中朝鲜参谋长不要．因为这一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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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志愿军打的。这样，修改时就

去掉了朝鲜参谋长这个人物。但是，在

北戴河，毛主席没有再看《奇》剧。

同北京后，江青命令继续修改。

《奇》这个戏原来足总理亲自抓的．江

青中间插了进来。总理是很尊重江青

的，戏中有的地方改了，他总是要问

剧组江青的意见如何。严永清把修改

稿送给周总理，邓大姐说： “总理不懂

戏，你们还是听江青的。”可是江青却

反过来说： “谁叫总理插手的?”并且

在修改过程中处处与总理作对。《奇》

剧回北京后，修改稿在展览馆剧场汇报

演出，周总理来看了，总理看到戏中去

掉了朝鲜参谋长，觉得很难办，因为他

请朝鲜同志看戏时，有这个人物。国庆

后，《奇》剧组回到济南。

总理的意思是几个戏稍作修改都可

以拍摄电影，使它们更广泛的流传。总

理曾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严永洁与

八一厂商量了拍摄事宜。1964年12月

《奇》剧组再次赴京，住八一厂，拍摄

电影。可是汀青却说： “谁叫搞的?小

严(指严永洁)迷了电影。”样片出来

后，马上被江青否定了，并下命令，

《奇》剧暂时不拍电影，回去“十年

磨一剑”。于是1965年6月，《奇》剧

调回济南。

到了1965年末，姚文元的《评新

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

江青认为时机成熟，要大力抓“样板

戏”了，她下命令把《奇》剧组凋到上

海来进行加工修改，并要求在半年内完

成。这样，《奇》剧组于1966年1月3日

抵达上海，带队的还是严永洁。江青把

《奇袭白虎团》和《智取威虎山》两个

戏一起放在上海的“基地”上搞“样

板”，专门成立了两出戏的领导小组，

江青任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

魏文伯、曹荻秋、夏征农、王众音、严

永洁等。

这段时间，江青接二连三给剧组作

修改的指示。零零碎碎，不知其数。比

如“表演区没有光，灯光打不到严伟才

脸上”； “搞布景的闹独立，不为戏服

务，美术设计不要闹独立性”； “主要

人物的唱腔安排．一是每场落脚唱腔要

落在他身上；二是要有惊人之调；三是

要有成套唱腔”； “四场团长抢了主要

人物严伟才的戏了”； “五个俘虏兵位

置在中间，不行，中间的位置要让给严

伟才”；如此等等。有时还朝令夕改，

比如她一会儿说戏要注意中朝关系，一

会儿又说，这个仗是我们自己打的。一

会儿说要全力突出主要人物严伟才，所

有的掌声都要鼓在他身上；一会儿又

说，严伟才成了光杆司令了。弄得剧

团无所适从。

5月27日，江青又突然提出要看

戏，剧组演出了修改后的《奇》剧。

江青看了没有一丝笑意，也没有鼓掌。

她把魏文伯、曹荻秋找去，大发雷霆，

说， “这个戏让他们改坏了，没有按照

我的意见办”。并提出“让他们走，马

上回山东”。

魏文伯、曹荻秋很同情山东的同

志，他们安慰严永洁。严永洁只能给

剧团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准备回去。

可是过了三天，江青把严永洁找去，

说：“小严，我太性急了，你们还是

留下来再改吧!”这时，《奇》剧的

布景、道具已经先期运到火车站了，

只好再把它拉回来。剧组又留下来改

戏。江青吩咐曹荻秋、张春桥，把《智

取威虎山》的编剧章力挥、作曲于会泳

调过来，参加《奇》剧的修改工作，并

命令要在一星期内搞出来。时间紧．压

力大，严永沽整整七天七夜没睡好觉，

结果栽倒在地上，被送到华东医院，医

生说是过度疲劳。

至116F]6H，修改稿改出来了，其实没

有怎么大改。正好到上海来开会的谭启

龙陪同江青观看了演出。这时“5·16”通

知已经发表，江青已忙于这场政治运动。

这天看演出时江青又说又笑，又鼓掌，

说： “这个戏就这样了，暂时到此为

止。剧团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然后再

改戏。”剧团受尽了折腾，总算在6月

8日离开上海，打道回府。

然而，《奇》剧的折腾并没有结束。

1968年9月，江青曾想抛开山东京

剧团，由中国京剧院来接手修改《奇》

剧。她还不知从哪里听说，《奇》剧中

采用的《中国志愿军军歌》的作者周巍

峙是叛徒，所以想把这首歌拿掉，特地

从上海调来于会泳，让他重新设计音

乐。于会泳只好用瞿希贤的歌曲《全世

界人民心一条》来替代。这个戏改由钱

浩梁饰演严伟才，杜近芳饰演崔大嫂。

但是不知是因为查清周巍峙并非叛徒，

还是别的原冈，江青一直没有审查他们

的演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70年5月，《奇》剧组调北京，

准备拍摄电影。那时严永洁已被作

为“走资派”打倒了，当然不可能再由

她带队了。当时的导演是苏里、王炎、

尚之四、殷宝忠，编剧是孙秋潮，音乐

设计是成公亮。剧团到了北京，先是修

改，以及学习《智取》、《红灯记》

拍摄电影的经验。修改较多的是音乐

上改用中西混合乐队伴奏。1970年年

底， “修改”完了的《奇》剧在北京二

七剧场演出，给江青审查。江青看到第

五场“宣誓出发”中，只有志愿军，而

没有朝鲜人民军的参谋长时，又恼起火

来，她在座谈会上说： “这是大国沙文

主义的表现!”并责问： “是谁叫你们

这样改的?马上改回来!”而事实上，

正是你江青下令叫剧团把朝鲜人民军的

参谋长拿掉的。但是秀才遇到兵，谁能

和她去论理呢?

《奇》剧总算过了关，1971年初，

剧组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其问

因为宋玉庆一度患肝炎，有所停顿，

一直到1972年10月才拍摄完成并对外

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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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功之臣

遭遇厄运
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那些现

代戏，开始都是由文艺界的编导和演

员们创排的，这些戏后来一一被江青

所窃取，而那些原创者和有功之臣却

绝大多数遭到了厄运。《奇》剧的情

况亦如此。

原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沽同

志从1963年开始就接手具体领导《奇》

剧的加工、编演工作，在这个戏上倾注

了许多的心血。可是她也是遭罪最厉害

的一个。早在“文革”前一段时间，严

永沽已经受到江青的猜疑。 “文革”开

始不久，她即被打倒。接着就开始被批

斗，山东还成立了“山东省文艺界炮打

严永洁司令部”，淄博也把严永洁拉去

批斗。因为说她把剧本送给陆定一，所

以1966年12月被弄到北京．关在文化

部，并拉到天安门去游街。那时严永洁

还存有幻想，她想这件事张春桥是知道

的。后来才知道，把她抛出来的正是张

春桥，他曾说： “严永洁跑到陆定一那

里去了，拍电影没有通过江青。”于是

造反派给严永洁的结论是“反对江青，

破坏京剧革命”。后来严永沽被另外隔

离．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时她的爱

人、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被弄

到青岛去隔离、批斗。他们家里的东

西全被抄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北

京清华大学读书，4,JL子初中毕业，

女儿高小毕业，两个孩子跑到青岛一

个老同志那里，又碰到大搜查，那位老

同志把他们送到北京另一同志家里。后

来，康生定谭肩龙为走资派，北京不敢

留，又送回济南。孩子坐在同学家的门

口，同学的母亲是宣传部的处长，她收

留了孩子。

1967年，严永洁被放回济南，关在

省京剧团里。造反派夜以继日地批斗

她，晚上在排练场，搭起棚子，在方桌

上摆一只凳子，叫她跪在上面，戴了高

帽子，挂着用细麻绳吊着的牌子，一边

斗，一边拳打脚踢。造反派还宣布开除

她的党籍。斗得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

上爬。有一次批斗会开到夜里11点钟，

家里只有小女儿在家，严永洁不放心，

要求晚上同去，到家时，摔了一跤，手

臂也摔成骨折。真是苦不堪言。

接着，严永洁被拉到省话剧团、梆

子剧团批斗。有一次被押上大卡车去游

斗，她脸对着前面，忽然后面一根大棒

打到头上，当场就晕了过去，结果落了

个严重的脑震荡。后来，严永洁被放回

机关隔离，对她稍为宽待一点。儿子前

来探望，两人抱头痛哭。再后来，严永

洁被弄到劳改农场去劳动，挑大粪，大

概半年多时间。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

会上，毛主席讲到谭肩龙，于是谭启

龙获得了“解放”，被接到济南南郊

宾馆，严永洁一家人在一起过了个春

节。此后，谭启龙在南郊半天劳动，

严永沽仍回农场劳动。1969年4月，党

的九大召开，谭启龙被选为中央候补

委员，不久被接到北京，在新华印刷厂

蹲点。严永洁也回到了机关，但还是没

有“解放”。山东省新的领导杨得志司

令员派人来看望严永洁，他们看到她住

在一间破仓库里，四面漏风，到处是老

鼠洞，晒不到太阳。后来给严永洁换了

一处房子。

邓大姐去新华印刷厂看望工人时，

找谭启龙谈话，看他写的学习心得。

邓大姐问起严永洁，谭肩龙说她还没

有“解放”，仍在农场劳动。

有一天晚上，杨得志司令员到严永

洁家里，说周总理来了电话。不久，机

关宣布严永洁“解放”。杨司令员派人

送她到北京，谭启龙等在车站接她，这

都是邓大姐安排的。严永洁人住中直招

待所，不一会，邓大姐打来电话问候，

严永洁非常激动，在电话里说： “要感

谢党，感谢毛主席，周总理!”邓大姐

说： “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大概又过了半年时间，谭启龙被派

往福建工作，这样，严永洁及家人就跟

随谭启龙一起到了福建。

在“文革”中，《奇》剧的主创人

员也受到种种的迫害。导演尚之四和编

剧之一的孙秋潮被打成“反动学术权

威”、“牛鬼蛇神”，横遭批斗。

严伟才的扮演者青年演员宋玉庆则

经历了殊多颠沛和起伏。】964年《奇》

剧在全国会演中获得成功。宋玉庆由此

一举成名。但是在“文革”风暴的席卷

之下，宋玉庆又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黑

苗子”、“黑省委的红人”、“三名三

高的典型”，被关进牛棚，写检查，遭

批斗，还经常充当造反派批斗省委领导

人的陪斗者。造反派继续上演《奇》

剧，只是改了剧本，换了主演。这时，

原来《奇》剧剧组的同志鼓动宋玉庆给

江青写信反映情况。宋玉庆写了，把信

寄给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的刘长

瑜、高玉倩转交。信果真到了江青的手

里，江青读了信，说： “小宋他们在山

东吃苦了，把他们调到北京来吧!”于

是在1970年，把《奇》剧剧组调到了北

京，暂时编人中国京剧院i队，开始准

备拍摄电影。宋玉庆受到江青的重视，

又身价百倍了。让他当了剧团革委会的

主任，电影拍摄完毕，回到山东，又当

上了省文化局局长。

“四人帮”倒台后，宋玉庆少不得

要接受审查，又一次跌入了低谷。虽然

审查后，没什么大事，但局长是当不成

了，又回到剧团做演员，直到1983年，

他才获“赦免”，可以以主要演员的身

份登台演出。抚今忆昔，宋玉庆不禁感

慨系之。

《奇袭白虎团》这样一出京剧，其

编演过程竟会如此复杂，如此曲折，甚

至充满了刀光剑影。今天回顾这段风雨

历程，当会引起我们许多思考吧!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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